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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近
聖
誕
的
一
天
，
正
埋
首
於
處
理

可
能
爆
發
工
潮
的
工
作
，
午
飯
時
間
公

司
內
突
然
傳
來
歡
樂
的
音
樂
，
跑
到
走

廊
露
台
一
看
，
驚
見
百
多
名
穿
紅
色
制

服
的
同
事
在
大
跳
勁
舞
，
他
們
來
自
四

方
八
面
，
然
後
匯
合
在
人
來
人
往
的
一
樓
大

道
，
他
們
還
拉
㠥
手
拖
行
李
箱
來
跳
舞
，
動

作
整
齊
，
姿
態
美
妙
，
充
滿
勁
力
及
動
態
美

感
！
請
大
家
想
像
一
下
，
在
一
家
公
司
的
大

堂
通
道
，
百
多
名
制
服
員
工
在
大
跳
勁
舞
，

是
多
麼
的
熱
鬧
，
多
麼
的
哄
動
，
多
麼
令
人

感
到
溫
暖
。
尤
其
這
是
一
次
保
密
行
動
，
事

前
其
他
所
有
同
事
都
不
知
道
，
大
家
都
被
這

突
然
其
來
的
驚
喜
逗
得
樂
壞
了
，
眾
人
都
跟

㠥
跳
，
整
間
公
司
瀰
漫
㠥
歡
樂
的
氣
氛
。
問

過
究
竟
，
才
知
百
多
位
同
事
自
發
組
成
快
閃

黨
︵Flash

M
ob
D
ance

︶，
為
﹁
愛
心
聖
誕
大

行
動
﹂
作
慈
善
籌
款
。

同
事
的
善
心
固
然
令
人
欣
賞
，
令
我
分
外
感
動
的
是

那
麼
多
同
事
一
起
齊
心
合
力
，
在
公
司
內
行
善
。
是
怎

樣
的
一
間
公
司
，
才
有
這
樣
的
氣
氛
與
文
化
？
又
是
怎

麼
樣
的
員
工
才
會
如
此
善
心
？
員
工
們
一
定
是
很
喜
歡

這
家
公
司
，
工
作
做
得
分
外
愉
快
；
肯
定
公
司
一
定
對

員
工
不
薄
。
令
人
費
解
的
是
，
何
以
這
公
司
內
有
一
部

分
人
年
年
搞
罷
工
威
脅
？
兩
者
的
心
態
何
以
相
差
這
麼

遠
？打

工
，
是
簡
單
不
過
的
互
動
行
為
。
公
司
付
得
起

錢
，
善
待
下
屬
又
前
途
良
好
的
必
不
愁
請
人
，
員
工
會

賣
力
不
願
轉
工
，
公
司
氣
氛
和
諧
；
員
工
不
願
離
職
，

一
是
個
人
沒
能
力
另
尋
高
就
，
一
是
公
司
有
一
定
吸
引

力
。一

個
人
在
工
作
的
時
間
較
在
家
裡
還
要
多
，
工
作
不

愉
快
極
為
痛
苦
的
。
不
願
轉
職
、
不
能
轉
職
的
、
工
種

可
取
代
性
高
的
，
只
有
調
校
自
己
的
心
態
。
同
一
家
公

司
，
同
一
工
作
崗
位
，
有
些
人
在
公
司
內
歡
樂
地
跳
快

閃
舞
籌
款
；
有
些
人
則
年
年
跳
草
裙
舞
跟
公
司
對
抗
，

要
苦
、
要
樂
，
都
是
自
己
的
選
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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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阿
　
琪

跳㠥舞打工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恭
逢
香
江
詩
壇
大
老
黃
應
統
老
師
的
九

秩
榮
壽
之
喜
，
少
長
咸
集
。
歐
陽
湜
詞
長

是
聯
文
雅
集
的
主
事
人
之
一
，
吩
咐
我
以

後
多
點
出
席
雅
集
文
會
，
皆
因
文
友
臥
虎

藏
龍
，
有
各
界
精
英
。
歐
陽
公
以
﹁
黃
應

統
老
師
九
十
誕
﹂
八
字
為
句
首
賦
詩
祝
壽
，

曰
：
﹁
黃
門
立
雪
勝
程
門
，
應
制
華
洋
藝
可

尊
。
統
領
風
騷
勤
治
學
，
老
聃
吟
詠
每
掄
元
。

師
牆
數
仞
追
先
聖
，
九
鼎
千
言
啟
後
昆
。
十
足

收
成
桃
李
茂
，
誕
辰
同
賀
覃
恩
。
﹂
這
種
詩
體

直
書
而
可
以
橫
讀
第
一
句
，
難
度
亦
高
。

我
奉
上
廣
府
話
保
育
協
會
會
長
的
新
名
片
，

歐
陽
公
垂
詢
時
下
廣
府
話
讀
音
的
爭
論
。
談
到

有
謂
﹁
時
間
當
讀
時
艱
﹂
之
說
基
於
﹁
時
間
是

第
四
度
空
間
﹂
云
云
，
問
我
有
甚
麼
看
法
。
當

下
回
覆
說
，
去
年
底
已
寫
了
︽
評
劉
殿
爵
︿
論

粵
語
﹁
時
間
﹂
一
詞
的
讀
音
﹀︾，
詳
細
評
說
，

自
當
寄
奉
電
子
文
檔
。
李
汝
大
老
師
亦
說
，
從
來
未
聽
過

有
人
讀
﹁
時
艱
﹂。
潘
小
子
便
笑
說
，
以
會
考
狀
元
李
老
師

只
得
望
七
之
齡
，
在
這
個
話
題
要
做
人
證
還
嫌
過
於
年

輕
，
好
在
已
請
了
華
南
師
範
大
學
百
歲
宿
儒
李
育
中
教
授

做
證
。
李
狀
元
曾
任
立
法
局
議
員
，
他
亦
同
意
在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還
是
個
小
孩
子
，
未
足
做
人
證
也
。

︽
易
︾
曰
：
﹁
吉
人
之
辭
寡
，
躁
人
之
辭
多
。
﹂
潘
小

子
實
是
躁
人
。
席
間
多
姓
李
，
李
錦
標
老
先
生
是
其
一
，

見
我
是
廣
府
話
保
育
協
會
會
長
，
老
廣
州
居
然
說
要
﹁
請

教
﹂
讀
音
，
何
可
克
當
？
因
為
話
多
，
身
旁
的
林
長
治
兄

不
斷
給
我
夾
菜
，
低
聲
說
李
公
是
老
前
輩
、
老
行
尊
，
單

是
那
一
份
謙
虛
就
﹁
有
排
學
﹂。
﹁
排
﹂
在
廣
府
話
口
語
可

人
解
作
﹁
一
段
較
長
的
時
間
﹂。

李
公
謂
以
前
在
廣
州
，
﹁
廚
房
﹂
的
﹁
廚
﹂
字
，
人
人

讀
如
﹁
除
﹂，
來
到
香
港
，
則
多
聽
人
讀
﹁
躕
﹂。
雖
然
李

公
謙
稱
﹁
請
教
﹂，
其
實
只
是
問
我
的
意
見
。
老
廣
州
讀

﹁
除
﹂，
等
於
是
粵
曲
﹁
追
隨
韻
﹂
；
香
港
人
多
讀
﹁
躕
﹂，

是
粵
曲
﹁
書
娛
韻
﹂。
音
轉
是
民
間
自
發
，
不
是
甚
麼
大
人

物
指
定
人
人
要
跟
。
這
就
是
﹁
約
定
俗
成
﹂，
如
果
今
後
讀

﹁
書
娛
韻
﹂
越
多
而
讀
﹁
追
隨
韻
﹂
越
少
，
終
至
沒
有
人
讀

﹁
追
隨
韻
﹂，
那
麼
我
們
這
一
兩
代
人
，
就
是
親
身
經
歷

﹁
廚
﹂
字
由
讀
﹁
除
﹂
轉
為
讀
﹁
躕
﹂
的
過
程
了
。

我
補
充
說
，
按
二
十
世
紀
語
言
學
家
趙
元
任
先
生
的
說

法
，
假
如
人
人
都
錯
，
錯
也
變
成
對
。
以
﹁
廚
﹂
字
為

例
，
六
七
十
年
前
讀
﹁
除
﹂
對
而
讀
﹁
躕
﹂
錯
，
現
在
兩

個
音
都
對
，
再
過
一
段
日
子
，
或
許
會
演
變
成
讀
﹁
躕
﹂

才
對
，
亦
未
可
料
。
語
言
學
的
其
中
一
個
任
務
，
就
是
研

究
這
些
語
音
改
變
。
字
音
要
改
，
是
社
會
大
眾
長
時
間
的

集
體
決
定
，
不
是
任
何
一
個
大
人
物
可
以
否
決
或
操
控
。

除
非
如
秦
始
皇
。
他
姓
嬴
名
政
，
秦
朝
未
亡
時
，
可
以

不
准
人
口
講
﹁
政
﹂
及
其
同
音
字
。
人
民
於
是
讀
﹁
政
﹂

︵
正
︶
如
﹁
征
﹂。
秦
亡
之
後
，
民
間
已
習
慣
了
讀
﹁
正
月
﹂

如
﹁
征
月
﹂，
於
是
﹁
正
﹂
字
就
多
了
一
個
﹁
征
﹂
音
，
僅

在
﹁
正
月
﹂
一
詞
才
用
。

這
也
可
以
算
是
﹁
民
主
﹂
吧
？
皇
帝
也
無
權
管
！
真
要

管
也
管
不
來
！

︵
壽
筵
見
聞
．
下
︶

謙虛有排學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貴
州
畢
節
市
有
五
名
兒
童
，
年
齡
從
九
歲
到
十

三
歲
，
長
期
在
街
頭
流
浪
。
因
天
寒
而
躲
進
一
垃

圾
箱
中
，
並
燃
燒
雜
物
取
暖
，
結
果
全
部
中
一
氧

化
碳
毒
死
亡
。

此
事
在
全
國
引
起
議
論
：
為
什
麼
幾
個
少
年
兒

童
會
在
街
頭
流
浪
，
長
期
得
不
到
家
庭
、
學
校
和
社
會

的
關
注
，
因
而
引
致
這
一
慘
劇
的
發
生
？

其
中
有
三
個
兒
童
的
父
親
都
在
深
圳
打
工
，
他
們
屬

於
所
謂
﹁
留
守
兒
童
﹂。

父
母
離
鄉
別
井
到
遠
地
打
工
，
兒
童
得
不
到
家
庭
照

顧
，
是
造
成
慘
劇
的
原
因
之
一
。
但
其
中
還
涉
及
許
多

因
素
。

中
國
有
兩
億
多
的
﹁
農
民
工
﹂，
他
們
和
一
般
城
市

工
人
的
地
位
不
平
等
，
至
今
沒
有
正
式
的
工
人
身
份
。

他
們
的
收
入
也
許
沒
有
能
力
帶
同
家
屬
到
打
工
所
在
地

團
聚
。
就
是
團
聚
了
，
由
於
沒
有
城
市
戶
口
，
孩
子
不

能
上
學
，
醫
療
得
不
到
照
顧
。
總
之
他
們
都
是
實
際
上

的
﹁
二
等
公
民
﹂，
往
往
衍
生
出
許
多
家
庭
悲
劇
。

像
這
幾
個
孩
子
，
沒
有
家
庭
溫
暖
，
上
學
成
績
不

好
，
於
是
逃
學
而
變
成
街
頭
流
浪
者
。

據
說
他
們
已
經
有
三
個
月
不
上
學
，
經
常
相
約
出
去

玩
耍
。
有
時
幾
天
不
回
家
，
有
時
還
要
勞
煩
派
出
所
把

他
們
送
回
。

家
庭
裡
還
有
誰
呢
，
可
能
只
有
爺
爺
、
㞈
㞈
等
老

人
，
對
孫
子
管
不
了
。
學
校
也
許
也
管
不
了
這
麼
多
，

說
已
打
電
話
或
上
門
勸
說
，
但
不
成
功
也
就
算
了
。
社

會
上
和
政
府
也
許
沒
有
相
關
部
門
處
理
這
些
流
浪
兒

童
。事

件
發
生
後
，
由
於
引
起
全
國
關
注
，
該
市
的
若
干

官
員
，
區
鎮
黨
委
和
民
政
局
、
教
育
局
的
頭
頭
受
到
免

職
的
處
分
。
但
事
件
了
結
了
嗎
？
全
國
還
有
多
少
這
一

類
的
流
浪
兒
童
事
件
？
家
庭
和
學
校
以
及
政
府
的
民
政

部
門
又
採
取
了
什
麼
措
施
？
評
論
者
說
，
如
果
家
庭
、

學
校
、
政
府
部
門
，
哪
一
個
環
節
能
夠
切
實
發
揮
作

用
，
這
場
悲
劇
也
許
就
不
會
發
生
。

兒
童
是
國
家
的
未
來
，
是
救
救
流
浪
兒
童
的
時
候

了
。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今
年
是
廣
州
萬
福
路
基
督
教
救
主
堂
建

堂
一
百
周
年
。
教
堂
離
開
我
祖
家
相
隔
僅

兩
間
屋——

它
是
一
百
八
十
四
號
，
我
家
是

一
百
七
十
八
號
。
祖
父
母
是
虔
誠
基
督

徒
，
八
十
多
年
前
就
在
教
堂
附
近
建
屋
，

方
便
他
們
六
個
孩
子
自
己
去
上
主
日
學
。

救
主
堂
用
紅
磚
興
建
，
高
高
的
紅
牆
包
圍
了

教
堂
，
牆
內
樹
木
參
天
；
從
街
外
觀
看
，
救
主

堂
毫
不
引
人
注
目
。
這
一
塊
隱
蔽
的
地
方
，
埋

藏
了
我
許
多
童
年
回
憶
。
教
堂
閣
樓
，
可
以
用

作
捉
迷
藏
；
二
樓
有
棕
色
木
板
凳
，
坐
在
凳
上

學
唱
聖
詩
，
小
腳
還
未
㠥
地
。
自
有
記
憶
以

來
，
第
一
個
平
安
夜
就
在
救
主
堂
度
過
。

那
些
年
代
，
內
地
仍
有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
平

安
夜
的
救
主
堂
掛
滿
彩
飾
，
派
糕
餅
糖
果
，
對

小
孩
子
來
說
最
難
忘
。
我
們
祖
家
三
代
同
堂
，

每
年
最
熱
鬧
的
家
庭
節
日
聚
會
，
並
非
農
曆
新

年
，
而
是
平
安
夜
去
救
主
堂
聯
歡
。

到
了
上
小
學
，
救
主
堂
重
門
深
鎖
，
平
安
夜
的
紅
牆
內

陰
森
恐
怖
。
祖
父
母
沒
有
解
釋
理
由
，
小
孩
自
有
其
他
玩

樂
，
沒
追
問
。
文
化
大
革
命
期
間
，
曾
多
次
從
香
港
返
廣

州
探
望
祖
父
，
八
十
多
歲
的
他
，
依
然
避
談
救
主
堂
。
只

見
教
堂
大
門
貼
滿
標
語
和
大
字
報
，
紅
牆
倒
塌
，
野
草
叢

生
，
屋
頂
的
十
字
架
被
拆
掉
了
。

祖
父
有
兩
位
親
家
都
是
牧
師
。
我
姑
丈
的
爸
爸
廖
牧
師

半
身
不
遂
，
被
紅
衛
兵
打
斷
腳
？
不
敢
問
。
我
嬸
嬸
的
爸

爸
李
牧
師
耳
聾
，
遭
掌
聾
的
？
不
敢
問
。
廖
牧
師
後
來
搬

進
我
家
，
李
牧
師
經
常
來
看
望
祖
父
，
三
位
老
人
相
對
無

言
，
眼
睛
朝
向
救
主
堂
，
無
奈
。

某
日
清
晨
，
家
門
前
大
樹
掛
㠥
一
屍
體
，
聽
說
紅
衛
兵

深
夜
發
生
武
鬥
。
爺
爺
慌
張
起
來
，
立
刻
送
我
去
火
車
站

返
香
港
。
至
於
那
具
屍
體
是
否
與
救
主
堂
有
關
，
不
敢

問
。今

年
初
重
訪
祖
屋
，
救
主
堂
傳
來
了
歌
聲
；
紅
牆
鐵
門

大
開
，
屋
頂
十
字
架
矗
立
。
探
頭
往
內
看
，
小
姑
娘
熱
情

地
拉
我
進
去
。
真
想
告
訴
她
，
有
關
救
主
堂
的
故
事
。

平
安
夜
，
祝
願
世
界
和
平
，
百
歲
的
救
主
堂
長
存
。

平安夜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民
間
麻
雀
耍
樂
是
國
粹
之
一
，
最

受
歡
迎
。
雀
局
打
完
四
圈
，
遊
戲
規

則
是
要
﹁
執
位
﹂
洗
牌
從
頭
再
起

莊
。
其
實
，
政
治
遊
戲
規
則
亦
如

是
。
﹁
執
位
﹂
是
常
規
。
俗
語
有

云
：
﹁
一
朝
天
子
一
朝
臣
。
﹂
自
古
至

今
，
每
一
朝
代
皆
如
是
，
不
足
為
怪
。

中
共
是
執
政
黨
，
隨
㠥
中
共
十
八
大
會

議
習
近
平
當
選
總
書
記
，
連
㠥
其
餘
六
個

政
治
局
常
委
誕
生
。
全
國
各
省
多
個
部
委

及
省
級
重
要
位
子
更
替
陸
續
完
成
順
利
交

接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行
政
長
官
由
港
人
依

基
本
法
由
選
委
會
選
舉
產
生
。
同
樣
的
是

港
區
全
國
三
十
六
位
人
大
代
表
也
依
基
本

法
由
人
大
代
表
選
委
選
出
。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一
千
四
百
餘
選
委
會
出
席
選
舉
會
，
投

票
選
出
三
十
六
名
港
區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當
他
們
被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確
認
資
格
後
正
式
成
為

第
十
二
屆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作
為
港
人
的
代
表
管
治

國
家
。
環
顧
今
屆
當
選
之
代
表
可
以
稱
之
為
年
輕

化
、
專
業
化
，
並
且
是
來
自
香
港
各
界
愛
國
愛
港
的

能
人
志
士
，
有
廣
泛
代
表
性
，
彰
顯
愛
國
愛
港
人
士

均
衡
參
與
，
對
國
家
對
社
會
有
承
擔
、
有
責
任
感
。

一
千
四
百
多
名
選
委
履
行
職
責
，
當
日
選
舉
過
程

有
序
、
文
明
。
當
三
十
六
名
代
表
身
份
確
認
後
，
他

或
她
將
積
極
投
入
工
作
，
而
備
受
關
注
的
是
港
區
將

有
一
名
代
表
團
召
集
人
，
一
人
為
人
大
常
委
。
袁
武

召
集
人
因
年
齡
關
係
未
有
參
選
，
范
徐
麗
泰
常
委
得

票
率
稍
低
，
能
否
連
任
常
委
？
新
的
代
表
召
集
人
和

新
一
屆
常
委
人
選
料
將
成
為
大
眾
熱
門
話
題
和
焦

點
。
我
們
對
中
央
和
港
區
人
大
代
表
的
政
治
智
慧
信

任
有
加
，
一
定
會
選
出
合
適
人
選
，
帶
領
港
代
表

團
。眾

所
周
知
，
為
香
港
服
務
多
年
，
貢
獻
良
多
，
備

受
讚
許
的
中
央
駐
港
聯
絡
辦
公
室
主
任
彭
清
華
和
副

主
任
李
剛
，
雙
雙
完
成
在
港
歷
史
任
務
後
離
任
，
分

別
榮
陞
前
往
江
西
省
及
澳
門
履
行
新
的
任
務
。
恭
祝

他
們
步
步
高
陞
，
萬
事
如
意
。
熱
烈
歡
迎
非
常
熟
悉

香
港
社
情
人
事
的
張
曉
明
先
生
榮
調
香
港
接
任
主
任

一
職
，
深
慶
得
人
。
張
曉
明
二
十
多
年
來
仕
途
生
涯

都
與
香
港
事
務
有
關
，
以
他
的
法
律
根
底
必
能
豐
富

基
本
法
，
落
實
基
本
法
，
協
助
行
政
長
官
依
法
治
港

不
遺
餘
力
。
深
信
在
張
曉
明
眼
中
要
熟
讀
香
港
這
本

書
並
不
難
。

新官上任
思　旋

思旋
天地

此
時
此
刻
，
當
您
看
到
這
篇
文
章
時
，
說
明

人
類
已
經
安
然
度
過
了
﹁2012.12.21

﹂
的
﹁
世

界
末
日
﹂
。
身
處
﹁
新
世
界
﹂
，
回
望
﹁
舊
生

活
﹂，
忽
然
發
現
在
﹁
世
界
末
日
﹂
前
的
那
段
雞

飛
狗
跳
的
日
子
裡
，
人
們
竟
頗
有
收
穫
。

首
先
是
一
些
人
收
穫
了
大
量
的
蠟
燭
。
十
二
月

初
，
關
於
﹁
末
日
黑
三
天
﹂
的
謠
言
在
四
川
多
地
瘋

傳
，
導
致
不
少
市
民
搶
購
蠟
燭
。
對
此
，
網
民
們
給

的
一
句
話
簡
評
用
在
這
裡
最
好
：
﹁
親
，
您
上
回
搶

購
的
鹽
都
吃
完
了
嗎
？
﹂︵
日
本
福
島
核
洩
漏
時
，
因

謠
傳
今
後
的
鹽
都
為
﹁
輻
射
鹽
﹂，
使
得
內
地
一
度
掀

起
搶
鹽
潮
。
︶

其
次
是
大
批
商
家
收
穫
了
商
機
。
從
賣
﹁
船
票
﹂

的
︵︽2012

︾
電
影
中
提
到
的
諾
亞
方
舟
船
票
︶
到
賣

救
生
衣
的
，
從
賣
日
用
品
的
到
搞
旅
遊
的
，
跟
末
日

有
關
的
當
然
把
﹁
末
日
﹂
設
為
關
鍵
字
，
跟
末
日
扯

不
上
邊
的
也
要
搞
個
﹁
末
日
瘋
一
把
﹂、
﹁
末
日
大
促

銷
﹂，
反
正
人
人
都
得
打
張
末
日
牌
，
家
家
都
得
搞
個

﹁
末
日
概
念
﹂
才
叫
in
，
那
盛
況
跟
之
前
吃
莫
言
差
不

多
。而

除
了
用
末
日
概
念
賺
錢
的
，
還
有
用
末
日
概
念

賺
名
的
，
比
如
廣
東
就
有
好
幾
家
公
司
借
末
日
之
名

給
員
工
放
假
發
獎
金
，
最
多
的
一
下
放
三
天
獎
兩

萬
，
被
網
友
封
為
﹁
史
上
最
強
末
日
福
利
﹂。
對
於
這
種
賺
名

氣
，
小
狸
挺
贊
成
，
錢
發
到
員
工
手
裡
比
捐
給
電
視
台
強
，
有

人
情
味
，
宣
傳
效
果
還
好
，
三
贏
。

最
後
是
許
多
普
通
人
收
穫
了
感
悟
。
進
入
十
二
月
，
網
上
開

始
流
行
﹁
瑪
雅
體
﹂，
其
標
準
句
式
為
﹁
請
問
瑪
雅
人
靠
譜
嗎
？

要
是
靠
譜
我
就⋯

⋯

﹂。
這
個
﹁⋯

⋯

﹂
的
意
思
就
是
各
種
對

﹁
餘
生
﹂
的
規
劃
，
其
中
包
括
不
靠
譜
的
答
案
，
諸
如
﹁
不
期
末

複
習
了
！
﹂﹁
這
個
月
不
還
信
用
卡
卡
數
了
！
﹂﹁
不
做
月
報
表

了
！
﹂，
以
及
更
多
靠
譜
的
答
案
：
﹁
我
不
上
班
了
，
然
後
去
西

藏
，
去
流
浪
，
去
結
婚
，
去
裸
泳
，
去
跳
海⋯

⋯

﹂
還
有
不
少

網
民
發
微
博
表
示
，
要
﹁
趁
㠥
最
後
的
日
子
找
暗
戀
N
年
的
女

孩
表
白
﹂、
﹁
回
家
和
爸
爸
媽
媽
扯
家
常
﹂、
﹁
不
出
差
了
，
趕

緊
坐
飛
機
回
去
陪
老
婆
﹂⋯

⋯

人
們
忽
然
發
現
，
在
最
重
要
的

關
頭
，
自
己
心
底
最
大
的
願
望
其
實
都
不
奢
侈
，
原
來
自
己
最

終
想
要
的
，
都
是
那
些
唾
手
可
得
的
幸
福
，
但
若
沒
有
﹁
末
日
﹂

這
個
契
機
，
這
些
最
重
要
的
東
西
卻
又
往
往
被
我
們
最
輕
易
地

出
賣
。
有
名
叫
﹁
花
蝴
蝶
﹂
的
網
友
說
得
好
：
﹁
不
管
世
界
末

日
來
不
來
，
或
許
我
們
都
應
該
好
好
反
思
，
在
努
力
學
習
、
工

作
之
餘
更
要
快
樂
地
享
受
生
活
，
把
每
一
天
都
當
成
是
世
界
末

日
，
不
要
虛
度
。
﹂

同
場
加
映
小
狸
的
收
穫
：
﹁
肥
㜴
一
圈
的
體
重
﹂，
以
及
﹁
不

用
節
食
，
大
口
吃
飯
的
感
覺
真
好
。
﹂

「末日」中的收穫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也沒有什麼事，突然想起有一個人我很久沒有
聯繫她了，心下似有隱隱的不安，拿起電話就給
這個女友撥過去。問了安。卻不料她告訴我說，
她要撤了。離開北京了。乍聽之下，我沒有反應
過來。她再一次證實道，你沒有聽錯。我已經掛
牌賣房子了。什麼時候房子出手，我就什麼時候
走。
再也不回來了，一點後路也不留嗎？
聽她說賣房，我的心裡就很異常地慌了。好像

要賣房的是我自己，又好像永遠也見不到這個朋
友了。她和我曾經走得很近，偶爾在我租住的房
子裡留宿，同床共枕，夜話私密心事。是我和她
剛到北京的那幾年。後來，她比我先買房，因為
有老爸老媽在後面撐腰，她自然要輕鬆一些。等
到我也按揭買了房子，裝修時，她幫我打點了很
多雜務，是一個貼心可靠的朋友。
但是，可能就是因為走得太近了，是什麼時候

就開始疏遠了呢。一個親近的人的離去，那是攏
也攏不住地漸行漸遠。很像小時候眼看㠥失手掉
在河流裡的花手絹，一點一點漂遠了。天空雲淡
之下，我兀自站立，長久地悵然。這種失去心愛
之物和親近之人的心痛和惆悵，被迫一再地體驗
到，然後，人就長大了，再然後，人就老了。
這個即將離去的女友雖然不能算是息息相關，

卻是我心有慼慼的同類。她和我一樣，北漂一
族，換過幾個工作單位，炒過幾個老闆，租住過
幾處不同地段的房子，交往過幾個良莠不齊的男
友，有過幾段不成功的感情經歷，在京城舉目無
親，孤身奮戰。逢有好事，我們會在一起吃飯，
喝茶，彼此分享。但是，記憶裡沒有因為某件事
情或者某個打擊抱頭痛哭過。不是我們不夠親
近，而是，當我們結識的時候，我們已經經歷了

不短的人生，我們像受過傷害的小動物一樣，對
人有了相當厚的自我保護膜。笑臉對人，哭臉是
要關起門來的。彼此，一個眼神，一句話，就知
道對方正在抵擋什麼。也許過後，會在一個偶然
的時刻說起，因為已經是過去了的風，說說也無
妨了。
有一個夏天，我和她坐在一起，分享一個綠皮

紅瓤的甜西瓜。突然看到她的手腕上有明顯的刀
痕。雖然已經平復，但刀痕還是觸目驚心。我詫
異地啊了一聲，拿起她的手腕想要仔細地看。你
是怎麼了？我忍不住問。她本能地一甩手，把袖
子放下來。她迴避我詢問的眼神，輕描淡寫地說
了一句，都已經過去了。我這才注意到，我認識
她以來，她很少穿短袖的衣服，即使在暑熱的季
節。
那天，吃完一個大西瓜，我們再沒有話。然

後，她就告辭了。後來過了一年，因為某一件事
情，說起某一個人。她笑㠥說，我曾經為他割過
脈，你想不到我也會如此地弱智吧。她笑，一臉
沒心沒肺的樣子。只是眼神裡有很深的東西閃
爍。記得我追問過。她說，就像最庸俗的電視連
續劇裡的橋段，女人出差回家，比預定的日子提
早了一天，然後，就看見她的男朋友枕邊是另外
一個女人。而且，據他說，她是一個妓女。呵
呵，我卻寧願這個女人是他的新歡。
後來她對男人不太感興趣，對女人當然也沒有

興趣，而是對玄學有了很深刻的感應。她拜了一
個師傅，開始每天打坐修煉。很少見面，偶爾電
話聯繫，她在電話裡也是高一句低一句地，我不
怎麼聽得懂，反而心裡聽得恍惚，覺得懸乎。再
就是有一年的春天，晴空萬里，我約她出門踏
青，但是，到了約定的時間，我突然有點急事，

打電話說抱歉。她居然大發雷霆之怒，說我放她
鴿子。然後就重重甩了電話。
這件事情的反作用力，對我的傷害也不小，以

至於我問了好幾個人，什麼叫「放她鴿子」。直到
好多年過去，我已經專心在家寫作，心態漸漸平
和，人跡之處罕至，然後，慢慢地，再來探究以
往的人和事，才看出了一點層次和深淺。我也理
解了她。在她的心理，她一直認為我比她過得
好。或者，她認為我對她還不夠好。她對我其實
是失望的。
那天電話裡知道她即將離開北京，我感歎了幾

聲之後，就熱情地邀請她什麼時候過來聚一聚，
不要悄無聲息地走了。畢竟，我和她還真的算得
上是朋友一場。我要為她送行。她的反饋似乎不
是很熱切，我放下電話之後，感覺到心裡是瓦涼
瓦涼的。然後，她有半年沒有聲息給我，我似乎
也不便打擾她，就以為她已經走了。也不告別一
聲就走了。懸念是，離開北京，她會去哪裡呢，
她能去哪裡呢？退回父母所在的小城嗎？我知道
她和父母的關係過去很緊張，現在也許已經和緩
了吧。
曾經有一段時間，媒體熱炒一線城市的人流應

該向二三線的城市疏散。我也關心過，也想寫有
關文章湊一個熱鬧。我的意見是，你離開的老房
子是回不去的。小城鎮有限的資源早已經分配怠
盡，過去逼迫你背井離鄉的所有因素於今還在，
而你已經沒有了任何資本。因為，你過去擁有的
青春和天真也已經不在了。年輕是資本，天真也
是資本，因為，你沒有了元初的衝動，去成就事
業的創造力和爆發力也沒有了。那你回去，除了
被人恥笑，你還能夠做點什麼？只有衣錦才可以
還鄉，像劉邦那樣，大風起兮雲飛揚。多麼有氣
勢啊。
所以，我真的很為她擔心，她要回到哪裡去

呢？
兩個月前，快到中午了，突然電話響了，居然

是她。她說，她過幾天就要走了，剛才在我附近

的銀行辦完了最後一點雜務，想起來我就在這
裡，也想起了我曾經的邀請，就問我是不是方便
見她。
我當然很高興地請她上樓，手腳並用地趕做了

幾個小菜。以前我和她在一起聚的時候，都是她
做飯。因為，我不會。而現在，廚房操練了幾
年，我沒有什麼拿手菜，但幾個家常菜還是可以
招待人的。在最後相聚的兩個小時裡，她善意地
叮囑我這個夏秋時節要多準備一點瓶裝水，還有
糧食和油儲存在家裡。她說，有備無患，世事無
常。她還說，她和師傅兩個人準備到一個邊遠的
山裡尋找一個落腳處修行。那裡是她師傅的故
鄉，賣房子的錢足夠她們日用了。修行的人，吃
得少，還可以自己種點糧食和蔬菜。我做的魚，
她碰都沒有碰。但是，她說雞蛋可以吃。我就又
為她炒了一碟雞蛋。
她臨走的時候，站在門道裡，欲言又止，低頭

斂目。我不知道她終究沒有說出來的話，是些什
麼。她沒有說過一句留戀北京的話。北京對她來
說，不是流淌㠥奶和蜜的寶地，但也不算什麼不
堪回首的傷心之地吧。
我忘了她已經是修行之人，五大皆空。當然不

會像我似的，流連俗世。她現在過得還好嗎，冬
天已經來了，山裡一定有點冷吧。而我時常回
味，她上樓來，坐到我對面，兩人微笑的感覺，
還是那麼地親近。沒有一點疏離，像多年不見的
親人。

有人開始撤了

流浪兒童的悲劇


